
        
            
                
            
        

    
医院惊魂

凌晨三点

“你叫时沙？”拿起病历本，因为半夜被叫起来看诊，医生的口气有些不爽。

“对。”也许是体会到了这一点，病人小心翼翼地回答。

“哪不舒服啊？”还有些困倦的医生拿起挂在椅子上的白大褂披上，用虽然慵懒但还是很动听的声音问道。

“嗓子很痛。“的确，时沙的声音听起来很哑。

“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医生低下头来开始找处方签。

“好像。。。。。没有了。”迟疑了一阵之后，时沙感觉了一下身体的其他地方后回答。

“什么？你只是因为嗓子痛就挂急诊，半夜三更地跑到医院来？”听见他的回答，医生的声音顿时高了八度，抬起头来用杀人的眼光盯着时沙。

“那个。。。。。对不起，可是太痛了，我都睡不着。”时沙吓了一大跳，赶紧解释到。

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张着一张虽说不上帅气，但还是十分端正的脸，配上一米八几的个子，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吓得缩在一旁的病人。真是老实，老实的想让人好好欺负一下。医生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邪笑。

“你跟我来。”说着医生带着时沙来到一间挂有检查室牌子的房间里，然后让时沙等一会后走了出去。

时沙趁此机会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正中间有一张很高很窄的床，靠墙的地方放着两把椅背很高的椅子，旁边有一个金属的治疗台，上面的东西五花八门，照明灯、药瓶、一个金属盘，时沙就只认识这些东西，至于那些有着细长口像枪一样的东西和那些奇奇怪怪的按钮有些什么用处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时沙对猜想不断时，医生回来了，一看他手里拿的东西，时沙背上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请问，这些东西是。。。。。。”鼓足勇气，时沙开口问道。

“这些都是检查的用具。”医生一边戴上塑胶手套，一边笑的很灿烂的回答。

“可。。。。。这么多。。。。。”

“因为你挂的是急诊嘛，为了让你物有所值，所以我决定给你做全面检查。”医生露出一口可以去做牙膏广告的白牙，指着检查床对时沙说：“去，躺在上面。”

把一个铁架子放在床边，医生拆开了密封的塑料袋，一个灌肠袋赫然出现。

“把裤子脱到膝盖以下，转过身去把屁股朝我这边靠到床沿。”这个指示把时沙吓得一颤：“医生，我只是喉咙痛。。。。。。”

“我知道，你说过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小病，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比如你这病说小了是扁桃体炎，但可以诱发肾炎、尿毒症，不仅会造成阳痿、不举来影响你男人的性福，最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医生一通专业而又威力十足的教训吓得时沙迅速把裤子脱下，按他刚才的指示摆好姿势。

可真的会那么严重吗？有疑问是有疑问，但时沙聪明地把它放在心里，没敢问出口。

这时的医生也没闲着，他把一瓶500毫升的生理盐水倒入灌肠袋，加入适量的软皂搅一搅。兑好洗肠液后，他开始拿起放在一旁的石蜡棉球充分润滑灌肠管的前端。

“医生，我。。。。。我觉得还是没必要灌肠了，毕竟。。。。。。啊！”一声惨叫，时沙的话还没说完就感觉一个冰冷、粗大的管子进入了自己最隐秘的部位，而且毫不客气地不断深入着。

“叫什么叫，没灌过肠啊！幸好你嗓子哑了声音很小，要不还不把一栋楼的人都叫醒。”原来嗓子哑了还有这个好处，医生第一次发现，省得自己还要用东西堵住他的嘴了。

带着“小小”的坏心，医生打开了灌肠袋的开关，并且逐渐将它调到最大。

刚开始时沙还努力地控制着自己，忍受冰凉的液体流进体内的不适感，可随着液体越流越快，肚子也感觉越来越涨，对自己密穴处括约肌的挑战也越来越高，他忍不住开始哀求： “医生，不行了。停下来，拜托，受不了。。。。。。要忍不住了。”

带着一丝得逞的微笑，医生心情很好地安慰着时沙：“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来，作个深呼吸。对，这样感觉不就好多了吗？”

终于，当那五百毫升液体都进入了时沙的体内，医生轻轻地将管子拔出来。虽然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却还是让时沙呻吟了一声，现在他必须无视腹内的抗议，用尽全力收紧所有的肌肉才能保持不让灌进去的肥皂水漏出来。

“医生，我。。。。。我想上厕所。”时沙那饱含着痛苦和忍耐的声音听起来格外诱惑，但是医生还是不得不狠下心拒绝他的要求：“至少要等上十五分钟才能去。”

然后丢下时沙去为下一个检查做准备。

现在的时沙非常后悔因为忍不住嗓子的一点小痛而来医院受这样的折磨，他抱着肚子缩成一团，想减轻一些里面液体带来的翻江倒海的感觉，但是收获甚微。时沙只好乞求时间快点过去，让自己能摆脱这种煎熬。

不行了，时沙开始不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以分散注意力，就在他觉得再也受不了时，医生的声音适时的响起：“好了，厕所在走廊的最里面，你可以去了。”

天籁，时沙以自己最快的速度从床上跳起来，冲向医生说的那个方位。

呵呵，看着时沙的背影，医生抚着下巴轻笑，这人表面上看极有男子汉气概，没想到这么敏感，身材也挺不错，刚才他那扭动还真是性感，看来下面的内容会更有意思！

“这。。。。这。。。。。这是什么？”舒服回来的时沙，刚一走回检查室门口就不由得僵在那里。

“你回来了，比我想象地要慢一点。”在这段时间里，医生已经很完美地作好一切准备。“把衣服脱了，躺回去。”

“把。。。。。衣服脱了？所。。。。有的？”时沙发现他今晚结巴的次数加起来已经比他一

辈子都多了。

“当然了，这样检查起来更方便一些。再说反正你跟我都是男的，你怕什么。”医生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的杰作了。

“可是，有护士。。。。。。而且。。。。。。”时沙很小声地反驳，不是他不听话，而是那里现在的样子已经不仅仅是张检查床了。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她不会进来打扰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说着医生走到门口把门拉上并上了锁，“这样该可以了吧？”

看见那扇锁上的门，时沙不知为何有一种强烈地自断后路的感觉。在医生如刀的视线逼迫下，时沙不得不慢慢地脱去身上的衣服。

“这个。。。。。能不能留下？”脱到最后的内裤时，时沙尴尬却又满怀希望地问医生。

“。。。。。。。。”

“我明白了！”看着医生铁青的脸色，时沙很自觉地不再提条件，免得又是一顿专业教导。

一丝不挂地在医院这个陌生的地方躺检查床上，时沙怎么都觉得别扭，可不容他有更多的疑问，医生又对他下达了新的指示。

“向下躺，再向下，一直到屁股齐床底，腿就分开搭在两边的凳子上。”

是的，这间屋子刚才让时沙觉得最诡异的就是这张床，它的床尾的腿上牢牢地绑着之前看见的那两个高椅背的椅子，并摆成一定角度。（五官科的椅子是特制的，为了让病人坐下去能靠住固定头部，所以椅子背非常高。）

“什么？”时沙惊叫，如果按医生说的做这个动作，那自己最羞耻的地方都会极为清楚地暴露出来，这。。。这，怎么可以？

“这是医学检查，是为了你自己好，你不要满脑子的封建迷信。快一点，我都不在乎了，你一个大男人还这么婆婆妈妈的！”医生半威胁半利诱，半劝告半激将地终于让时沙按自己说的那样，把姿势摆好。

“唉，看这个样子你属于极端不配合的病人。接下来的检查如果乱动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要适当地束缚一下你。”医生拿出一堆对付燥狂病人的束缚带，在时沙反应过来之前牢牢地将时沙捆在床上。

“不要！”现在才拒绝已经太晚了，时沙的两只手向上绑在床头，两只脚被固定在椅背上，随着医生的调节张得大大的，摆出最羞耻的姿势。为了防止他挣脱，医生还特意在他的腰部加绑了一条绳子，现在的时沙真正是动弹不得、任人摆布。

医生又拿出五瓶五百毫升生理盐水，打开后全部倒入灌肠袋，然后开始戴口罩和手套。

“不要，”看见剂量是刚才的几倍，时沙的脸都青了，而且现在自己还被绑着，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他开始挣扎起来。

不过医生早就料到会这样，怎么可能让时沙挣脱呢，他走过来，如同慢镜头般让时沙把灌肠管插进自己体内的过程看的一清二楚，然后打开了开关。

这回的速度不快，始终保持在中等，但是随着一千毫升多的液体陆续进入时沙的体内，比刚才还难受的感觉席卷了时沙。

“不，啊！”时沙开始不断呻吟，他使劲地把屁股向上抬，以此想躲避液体的流入侵蚀。

医生冷眼看着这一切，把旁边的吸引器拉过来，选择了一个最粗的吸头，猛地从灌肠管旁边插入时沙的密穴。

“呜！”受到这么强烈的刺激，时沙弹跳起来，却在腰部绳子的束缚下无力地跌回原地。

医生把吸引器的开关打开，顿时强烈的吸引力和不断注入的水的冲击力，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把时沙推入了地狱。他满身是汗，身上的肌肉不时因为无法忍受的难过感觉抽动着。偏偏时沙那嘶哑的嗓子还无法喊出声来，发泄一下自己的痛苦，只能把头尽力后仰，看着顶上的灯光乞求这种折磨快点过去。

终于，那两根如同恶魔的管子从自己体内拔了出去，时沙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这种轻松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阵自后身传来的热度把时沙吓了一跳。

他尽量抬起头，看见医生把一盏鹅颈灯放在自己的左腿边，然后带上额镜。（一种圆形聚光凹面镜，经过光源反射对光后可使检查部位加倍清楚）

而医生拿起一把枪状镍（一种很长很细的镊子），开始把剪成长条的凡沙（被凡士林浸泡过的纱布）往时沙的花蕊内填塞。

“不错，清洗的很干净，不过检查之前还是要充分润滑。”医生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的时沙已经没有力气问医生想干什么了，毕竟这和刚才比起来简直就是小意思，现在的他只希望这些检查能快点结束。

然后，医生拿起了一只五十毫升的大注射器，拔掉针头又擦了不少石蜡油后，慢慢地朝时沙刚才饱受揉凌变成深红色的小穴塞去。

“不！”一声惨叫，虽然事先润滑过，可这么大的东西一下子要进来还是让时沙忍受不住，后面的压迫感让他觉得自己要被撕裂了，但医生却一点停手的意思都没有，他只好不住的喘息着，以此帮助放松后面的肌肉。

医生用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把针管完全的推进去，为了表示不满，他故意将针筒稍微拔出来一些，又狠狠地插进去。

时沙被紧绑的身体对此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只能随着他的抽插无力的哼哼。

“砰”的一声，医生将针筒的内芯抽出来，半透明的针壁加上强烈的光源，顿时让时沙内部的每一条皱折都一览无余。强烈的羞耻感反而让时沙有了勃起的感觉，体会到这一点的时沙拼命想翻过身去掩饰这一切。

“呵呵，既然这样我们就顺便来看看你这里的功能如何吧！”结果时沙是弄巧成拙，把医生的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玉茎上了。

医生拿出一根长而细小的探针，上面裹上少许的棉花，然后从针头的部位插到时沙的深处，不停移动着搜寻着时沙的前列腺的最敏感处。也是合该时沙倒霉，才没几下就正中红心，时沙又是猛地一跳，阴茎也一下子完全挺起来了。

“原来在这。”找到时沙弱点的医生不肯轻易罢手，不断用棉花挠动那里。

“不要，不要再碰那里了，求求你了。”不过这回带给时沙的不是痛苦，而是很强烈的快感，他脸色潮红，拼命扭动想躲避，却被医生掌握的巨大针筒牢牢的钉在原地。

就在时沙忍不住要射的时候，一个东西滚烫地烙在自己的欲望上，遏制了自己的冲动。

医生把间接喉镜（一个长把手上按了一块很小的金属镜）放在工作台的热风口，持续吹成很烫又不至于到烫伤程度的，在时沙要射的时候就把它按在玉茎的出口。同时，医生拿起两把前鼻镜（有点像钳子，顶头是个小夹子，当手在把手处用力时夹子就自动分开，不用力就夹紧）在时沙绝望的眼神中放在他胸前的小红点上，一松手，那夹紧的痛感和金属把手重量带来的沉坠感让时沙哀嚎不已。

然后医生又开始重复磨擦时沙的敏感带然后用加热的金属及时让他降温的举动，时沙现在就像是一只放在烧红铁板上的鱼，虽然知道挣扎没有任何用处，但还是下意识地不停的跳动、呻吟着，甚至为了躲避快到高潮时那烧灼的强烈痛苦，时沙不得不有意识地强制自己不要勃起。

终于，良心发现的医生放过了对时沙阴茎的限制，几乎在同时，时沙猛烈地喷出了他的欲望，白色的精液洒的他腹部、腰部到处都是。

诊断：急性喉炎。

体查：扁桃体二度肿大，余查无特殊。

在加上几张药方，时沙抓起就跑，深怕那个魔鬼医生告诉自己还有什么没有检查到，安全到达电梯里，时沙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后面传来的一句话却差点让他昏死过去。

“谢谢你提供给我一个熟悉器械的机会，因为我还是个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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